
王寵與文徵明的藏印混淆

　　王寵和文徵明（1470-1559，江蘇長洲〔今

蘇州〕人）的學藝交往相當密切，所以《明史》

將其列於文徵明附傳。但由於文徵明年長王

寵二十四歲，且因王寵四十歲就英年早逝，

以致於很多後世學人忽略了王寵身後藏書是

傳歸文徵明的事實。如清代學者陳鱣（1753-

1817，浙江海寧人）〈宋本《周禮注》跋〉：「前

有『玉蘭堂』印，又『古吳王氏』及『辛夷

館印』，又『季振宜藏書印』。蓋始為文衡山，

繼為王雅宜藏，後歸季滄葦者」。
1
此處「玉

蘭堂」印、「古吳王氏」、「辛夷館印」及

「季振宜藏書印」即分別是文徵明、王寵與

季振宜（1630-1674，江蘇泰興〔今泰州〕人）

用印，可見陳鱣雖然沒有說清藏書流傳順序，

但他對文、王二人藏印是能分清楚的。

　　而且，更因為文徵明聲名地位相對高過

王寵，故而連王寵的部分藏書用印也被誤以

為是文徵明的了。如清末藏書史家葉昌熾

（1847-1917，江蘇長洲人）評價王寵時談到

「滂喜齋藏宋刻《雲齋廣錄》，有『王履吉

印』、『鐵研齋』二朱記。又宋刻《東觀餘論》、

元本楊子《法言》，並有『古吳王氏』、『王

履吉印』，與『竺塢』、『玉蘭堂』、『翠竹齋』、

『梅溪精舍』、『五峰樵客』、『文氏』諸

印」，最後更特別點出王氏藏書盡歸文氏後，

所造成二家藏印雜廁不分的情形。
2
葉昌熾不

同於陳鱣，他雖清楚王、文的藏書傳遞順序，

但在談到文徵明藏印時亦直言「所見待詔藏

書，引首皆用『江左』二字長方印，或用『竺

塢』印，或用『停雲』圓印。其餘藏印曰『玉

蘭堂』、曰『辛夷館』、曰『翠竹齋』」，
3

可見他也分不清兩人藏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藏宋

紹興二十八年（1158）明州修補舊刊本《文

選》係清宮昭仁殿「天祿琳琅」舊藏，其目

錄頁裡（圖 1），有「辛夷館印」朱方、「銕

研齋」白方、「玉蘭堂」白方、「翠竹齋」

白方、「季印振宜」朱方、「滄葦」朱方等，

正好與前述陳鱣所看到的書有一樣的遞藏狀

況。這當中，屬於季振宜的後二印是沒有疑

義的。問題在於前二印，若據《中國藏書家

印鑒》所錄，此兩印皆文徵明所有。但該書

亦記載王寵有藏書之所曰「鐵硯齋」（銕與

鐵、研與硯皆通同，以下引用皆據原書），

此矛盾當為作者失察。
4
而王寵既然有「鐵硯

王寵「辛夷館印」藏書印考辨
▍張家榮

明代以書法知名後世的王寵（1494-1533，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史稱其「行楷得晉法，

書無所不觀」，他在書法史上的成就自不待言，而他對「書無所不觀」的需求所引發的收

藏活動，則使得他於藏書史中亦有一席之地。雖然他在藏書史中有一些篇幅，但相比書法

史之述則顯簡略，以致於不少後學對其藏書流向與部分藏印誤判。基於此，本文嘗試從文

學、藝術面向進行考析，期能還原王寵在藏書領域上的部分真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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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藏書室，所謂「銕研齋」印的歸屬自然

是沒問題的。

　　前述故宮典藏的宋紹興二十八年明州修

補舊刊本《文選》過去曾收錄在《天祿琳琅

書目後編》中，當提到遞藏源流時，王寵是

沒有被提到的，
5
推想除了是因他相對聲名

不顯外，編目者對文、王藏印之認識混淆應

也是原因。從此，後人多參考于敏中（1714-

1779，江蘇金壇人）、彭元瑞（1731-1803，

江西南昌人）等人所編《天祿琳琅書目》前

後編之著錄，卻未細查「辛夷館印」及其印

主，
6
這也可以說是造成混淆的源頭。

7

釐清「辛夷館」藏書印歸屬的管道

　　不論如何，既然藏書目錄或文獻研究已

是言人人殊，那是否有更好的釐清途徑呢？

以下嘗試從文學、書畫作品上的記錄去求索。

一、從文學作品尋找線索

　　從詩詞蒐尋判斷依據可能是好個方向。

如王寵文友朱曰蕃（1501-1561，江蘇寶應人）

〈感辛夷花曲〉：「山陽聞有合歡齋，石湖

亦築辛夷館」，
8
述說蘇州石湖築有辛夷館，

而隱居石湖耕讀的王寵，當然可能是有關連

的。又如時代更晚，但對王寵之人、書、事

情有獨鍾並曾為其纂輯年譜的翁方綱（1733-

1818，順天大興〔今北京〕人）〈文文水石

湖圖歌〉：「精舍山窗同燕坐，辛夷館和韡

韡篇」與〈文衡山赤壁圖王雅宜書赤壁賦合

卷為邱東河郡丞題〉：「韡韡辛夷館，蒼蒼

石湖院」，
9
因王寵另有「韡韡齋」，故應與

辛夷館同在石湖。這些詩詞本來應該受關注

的是其主觀文學感染性部分，但此時卻也恰

好為我們留下了客觀的文獻線索。

二、從書畫款印尋求證據

　　王寵係以書法知名於世，一般文人在書

法作品上也總是會留「款」鈐「印」，故嘗

試從其書法作品尋求蛛絲馬跡。如明李日華

（1565-1635，浙江嘉興人）《味水軒日記》

卷六所錄：「販墨者汪生以卷軸來閱⋯⋯，有

舊人臨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較余武林所

見者尤勝，有三跋可錄⋯⋯，嘉靖壬辰秋九月

廿又七日雅宜山人王寵書於辛夷館」。
10
再如

明末郁逢慶（約 1573∼約 1640，浙江嘉興人）

《續書畫題跋記》卷十一之記錄：「〈王履吉

五言詩〉⋯⋯王寵『辛夷館印』朱文」。
11
與清

卞永譽（1645-1712，漢軍鑲紅旗人）《式古

堂書畫彙考》書考卷二十六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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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梁　蕭統編　唐　李善等六臣注　《文選》　宋紹興二十八
年明州修補舊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1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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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明　王寵　書辛巳書事詩　冊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明　王寵　書雜詩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王履吉書枚 七發卷〉草書，烏絲闌，藏

經紙十一幅，長七尺許，每幅俱有「辛夷館印」，

原文不錄⋯⋯款書：「丁亥夏五與□□（原

書缺文）昆仲同寓石湖精舍，山 燕坐

為寫此卷，雅宜子王寵識」。
12

　　儘管以上文獻的款印記載，已經不同程

度地說明了辛夷館與王寵的關係，但還是可

能有人會說李日華、郁逢慶、卞永譽記載所

見到的王寵題款、印記只是間接史料，且這

些作品現今可能已不存，因而未必百分之百

可信。是以，在此試著再進一步查察現存的

王寵書法，對於釐清「辛夷館」及「辛夷館印」

的歸屬問題，則有不同於某些傳統藏書史探

討人云亦云之發現，如現藏故宮的王寵〈書

辛巳書事詩〉（圖 2）後題款云：

嘉靖甲申五月廿三日，雨中坐辛夷館。

風竹蕭疎，齋無雜客，與劉復孺晤語，

因錄舊作請政。王寵履吉書。

　　既然說齋無雜「客」，想必王寵無疑是

辛夷館之「主」人。又，同樣典藏於故宮的

明王寵〈書雜詩〉卷（圖 3）與明王寵〈雜書〉 

卷（圖 4），亦分別鈐有作者「辛夷館印」朱

方與「辛夷館」朱長等接縫印、引首印。

結語

　　由此看来，文學與書畫作品除了文藝欣

賞價值外，也會有隱藏在其中的額外訊息可

供探求。特別是現今仍傳世的書畫藝術品，

其上所書所鈐在作者或關係人之人事考察上，

有時更會有出乎意料的一手史料意義。以下

表列筆者所見王寵、文徵明藏書用印以供延

伸參考。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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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王寵、文徵明藏書用印　　　　　　　　　　　　　                     　作者製表

出身印 名號印 齋室印

王寵
太原王寵（白方）
古吳王氏（白方）

王寵履吉（白方） 
王履吉印（白方） 
王氏履吉（白長） 
王履吉之印（白長） 
王寵私印（朱方） 
雅宜山人（白方）

辛夷館印（朱方）
大雅堂（朱長） 
鐵硯齋（白方） 
采芝堂（白方）

文徵明
江左（朱長）
惟庚寅吾以降（朱
長）

文徵明印（白方） 
徵明（朱長） 
徵仲（朱方） 
停雲（朱圓） 
文仲子（白方）
衡山（朱長） 
衡山居士（白方） 

玉蘭堂（白長） 
玉蘭堂印（朱長） 
玉蘭堂圖書記（朱長）
玉磬山房（白長） 
翠竹齋（白長）
梅谿精舍（白長） 
竹塢（朱長） 
停雲館（朱長）
悟言室印（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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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明　王寵　雜書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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